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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1969 年 1 月，15 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内的 6 名知青分在二队。这 6
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他

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

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家

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这一组访谈，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讲述，我们可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
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采访对象：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第一次 2016年 2月 27日，第二次 2016年 12月 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刘金莲家 
    “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
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的事情。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
年 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月的近
平。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六个人，都住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
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每天

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老书记，从 1935年到 1960年一直都
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
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看过

啥书，就会瞪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

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陕北方言，

做好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
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洞的

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
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看咋

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

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里当时一共六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三个娃娃，我

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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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 40 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
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梁家河。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
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了好

几天。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
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方都歪脖子瞪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
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就

要改。你婆姨这人可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

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
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总

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

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

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

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

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

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

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采访组：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
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采访组：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采访组：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采访组：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吃上？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 9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没有新鲜蔬菜，就吃
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就不吃酸菜了。 
    采访组：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采访组：当时炒菜有油吗？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
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采访组：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
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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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

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有补丁的衣服。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
藏着。我是个庄家汉，粗枝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

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 38年，直到 2013年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
这个想法。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
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

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

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2015年 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口等，看见他下车，我就跑了过去。
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咋样，

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

吃上新鲜蔬菜。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什么？”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五亩坝地，种点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十亩
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园。”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两万四千块钱。”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
人工工资等成本是一万二。”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
收入就会更高。”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我说：“好！” 
    近平是 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 2016年了，当时我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
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年我投入的成本是一万四千块钱，收入是五万多块钱。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
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社”。

近平在拼搏，我们也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肯定越来越富强。 
    “近平给我治腿病”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
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
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懂。

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近平他们从刘金莲家里搬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去世早，就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家
里有富余的窑洞，他们搬过来住之后，我和近平他们朝夕相处，就更熟悉了。 
    采访组：在一起住的时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吕侯生：近平特别爱看书，他的炕上都是书，一得空闲，就捧着书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
行，他还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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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近平晚上看书到很晚，我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陪着他。结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
饿了，当时也没啥吃的，我们俩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进锅里，煮了半晌，以为熟了，其实

还是夹生的，我们就把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给吃了。 
    我是 1955年生人，那时候 14岁，比近平小 2岁。因为我没上过几天学，不识字，年纪又小，
没啥见识。我心里就想，近平拿这么多书，死沉死沉的，也不能蒸着吃，也不能煮着吃，成天看

这些书，有啥用呢？ 
    乡亲们都知道近平看书多，肚子里的墨水多，就经常到他住的窑洞来，跟他拉话，让他给我
们这些村里人侃大山。近平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原先都是从那些宣

传画上看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颐和园，等等。听他一讲，我们印象就更

深刻了，还知道了很多宣传画上没有的地方。 
    我们问近平，北京的汽车多不多？近平说，北京汽车挺多的，不但小轿车多，吉普车、大卡
车、面包车也多，还有那种大公共汽车，定点停靠，买票上车，车上能乘坐几十个人。当时，我

们村里人到过县城的都很少，见过大客车的更是寥寥无几，听了近平的描述都很吃惊。 
    近平还跟我们说，咱们国家还不是发达国家，首都北京的汽车还不算多。有的发达国家的大
城市，路上全都是汽车，因为车太多，堵得都走不动。我们当时听到近平这样说，简直像做梦一

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
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
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
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

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
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 500块钱的
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

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

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
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
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九十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

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
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
年 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
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

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

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

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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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
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

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

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采访组：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
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肯定结实，耐用。去年（指 2015年）
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

梁家河上山受苦（陕北方言，泛指下力气干农活、体力活），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

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当

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

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我都给做过。 
    采访组：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指 2014 年）腊月十八，我就搬到上面（指她家院子里，地
势略高的一孔窑洞）来了。那几孔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

耐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年 1月 13号，几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
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午

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

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

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

后，我给他们拎一壶热水过去，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

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近平现在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

梁家河来看看。”（下转 4版）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月 13号，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
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外边的

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达（陕北方

言，指父亲）你妈住这间，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说：“那

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呢。” 
    采访组：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
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了。不光是二队的这六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里人，

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非常好，对人慈平（陕北方言，意为
待人亲切，随和），他说话也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
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
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

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
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歇歇。”近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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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

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
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 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
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刘金莲：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
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
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
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六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
衣服，不让他走。 
    采访组：习近平后来两次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您都和他见面了吗？ 
    刘金莲：都见上面了。1993年，近平回来一次。那时候我老伴儿还在世，他们两个人见面，
都很激动。我老伴儿和他拉话的时候说：“近平，你回来了，怎么不把你家里的（陕北方言，意

为妻子）带回来？”近平说：“她这次有事误下了，下次我把她带回来。” 
    2015 年，近平回梁家河来，彭丽媛老师和他一起来的，近平跟乡亲们介绍说：“这就是我婆
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近平给乡亲们采办了很多年货。给我家里带来了面粉、油、十几斤肉，
还有一副春联。 
    近平到我家来的时候，和我拉话。他说：“你住在哪儿了？” 
    我说：“我现在住在上面这个窑洞了。我老伴已经去世了。” 
    近平听说我老伴去世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是得啥病走的？” 
    我说：“是得了哮喘病，肺气肿。” 
    近平叹了口气，说：“唉，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 
    我说：“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儿子结婚，还有很多事情，家里没有钱了。我当时也没给你打
招呼，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现在生活咋样？” 
    我说：“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这时候，我给近平介绍我的大女儿，就是当初拉着近平衣服，不让他走的娃娃。 
    我说：“这就是彩云，你看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近平看到她，高兴地笑着说：“哎呀！你可真是长大了！” 
    临走之前，近平跟我握手。他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